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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一拨，聊一聊，温岭热点尽在“掌”握 热线 86901890

陈志刚/文

黄山，原名黟山，相传黄帝在此炼
丹飞升，在唐玄宗时更名为黄山，现为
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世界地质公
园。徐霞客曾有“登黄山，天下无山，
观止矣”之叹。余二十年前曾得一观，
今已依稀，恍记奇松、怪石、云海之壮
观。今与妻自驾一游，领略徽派风光。
中午晴热。徽州风物，水色山光，妍

然可近。道旁油菜花一望成片，花气袭
人。粉墙黛瓦，斗角飞檐。黟街饭，沙县
小吃，居然热辣，老妪说：“哪里辣啦？
有些人还往菜里浇椒油哩。”呵呵，小吃
也入乡随俗了。行约十几分钟，至宏村，
于山田之间。
入口几步，便见一湖春色，垂柳映

波。对岸一长排屋舍参差有致，倒入水
中，云影天光，一碧万顷。不愧“中国
画里乡村”之谓也。岸边有多学子摊架
写生，彩笔挥动，幅幅春色，眉目生
光。有桥、树、楼台，有烟水，若再有
一舟一橹，摇动一篙春水，则便更为动

人心魄了罢。
沿水间一拱桥上去，跟一大团随导游

引，吧啦吧啦人多口杂。亦无多兴致矣。
只见着一幢幢大小老房子，古旧，斑驳，
中有人居，被人阵阵踏破门槛也。村中小
道逼仄，水路精巧，家家门前有流水，可
濯洗。仿若丽江之景。观汪氏宗祠前月
沼，想是《卧虎藏龙》取镜处，水映楼
台，亦不觉如何惊艳也。出，村头有俩大
树，古银杏和古红杨，虬枝参天，鳞爪飞
张，不可一世。原路返，还是一湖春水诱
人也。
时天热，已 3时许。出，车场左

转，径向黄山去。车行半小时，有木坑
竹海，然山路盘旋转急，人烟少，偶有
大巴堪堪相擦而过，若非白日，不可险
行。至汤口入住。
次日，从酒店右旁的换乘中心坐

车，半小时至汤口南门，又至后山云谷
寺索道。人尚好，未多排队。坐缆车中，
谷中大雾，目不可及，四顾茫茫，十分钟
下。至竖琴松，磨菇亭，见于凤尾松，
高立大尾，如笤如扇。云山雾罩，树影
绰绰，人穿其中，若一幅幅水墨画。到
处皆玉树虬枝，松风水月。铁臂撑天，
雄姿威武。左上始信峰，曾有清代太平
县令陈九陛见曰：“岂有此理，说也不
信；真正妙绝，到此方知。”据传，他当
日用了两天时间方登此峰，初不信此山
风景，到此果然。始可见高崖绝壑，然平

岩皆为客所占，更雾，只隐约绰影。始信
峰下来，过黑虎松，见梦笔生花，传说太
白梦中之笔。谷中一峰卓立，尖顶开一青
松。左旁有笔架峰，五指朝天，灰黑之
状，毋如一熊掌。经北海宾馆，过狮林饭
店，上清凉台，有摩崖石刻，“险幻奇
伟”“气象万千”“妙胜绝殊”，下临绝
壁，可见群峰笏起，雾里峥嵘。不过百
步，于岩上可眺“猴子观海”，一只小
猴，孤立于崖上，天地悠悠，四海茫茫，
想必是极为孤寂的罢。想那悟空五百年被
压山底，此境又何异焉？人生百年，白云
苍狗，有时也何尝不是独上高楼，望尽天
涯路。无人会，登临意。
前面即狮子峰，望之巍然。道封不

可上。返，自狮林饭店下，取道光明顶
方向。才二公里小道，上上下下，居然
走了一小时。直叹行路之难。于观石亭
望飞来石似一武士，凛凛而立，神情坚
毅，大有“立马空东海”之势。风吹雾
散，若隐若现。至光明顶，一白球雄踞
高台，乃测天气。南面有岩石平台，却
已人挤。东南面一峰高矗，如初绽莲
花，高妙庄严，灿然生色。不由想起那
支美妙动听的歌：“愿生命化作那朵莲
花，功名利禄全抛下！”俗世之人，为柴
米油盐，争锦衣玉食，哪得如此洒脱。
余诗曰：“一别莲花二十年，莲花如雪坐
云端。若道直想莲花面，美人依旧我垂
颜。”南边鳌鱼峰顶虎背雄峙，气势壮

伟。下五百米，即住白云宾馆。
午后 1时许出，时春明景和，惠风

和畅。边上石床峰有西海大峡谷观光缆
车，遂去。见刘海粟“黄山是我师”题
刻。老人家曾十上黄山，搜尽奇峰打草
稿，胸罗万象也。在峡口，立觉峰拔千
仞，刀削斧劈之胜。四分钟下去即谷
底，插天奇峰如过眼，留也不住，妙不
可言。下来即要上去，顿觉傻眼。五六
里危崖险壑，需二小时攀爬。翘首一
望，栈道还在云中。逢见有人下来，言
道阻且长，眼红欲哭。
即来之，终得上罢。拾级而上，观

谷中景象同，如仙如道，如虎如翼，奇
形怪状，变化万千，至于“武松打虎”，
“仙人晒靴”“仙女晒鞋”，凭三分形象七
分想象了。“南雄北秀，东奇西幻”，算
是见识了。登黄山，吾亦不想登他山
矣！累极。经二环，一环山道，终上。
回望崖下，万丈深渊，不可见底。至排
云亭，抬头可望光明顶。过飞来石，传
是电视剧《红楼梦》片头取景处。一巨
石斜立危崖，却能始终不倒，亦称奇
观。再上便是光明顶，余上午曾凑有一
联曰：“倚天屠龙，重上光明顶；猴子观
海，便向清凉台。”而今倒真的二上光明
顶了。下归，晚宿白云。
弥天大雾中，前山慈光阁索道正修，

走路需四小时。下，过鳌鱼洞，登百步云
梯，莲花、莲蕊二峰皆不得见，只眼前，

石影，人影，如梦影，一切如幻。下至玉
屏楼，大岩上依稀可见毛公飞舞大字“江
山如此多娇”，阶下迎客松倚壁而立，伸
臂如迎。壁上有朱老总题字“风景如
画”。果然，客皆相照。虽有雾气，迎风
飒爽，亦别有风味。一路沿阶上下，见
“观止”二字。下一平台，一巨峰宛然兀
立。如孙猴之如意金箍棒，卓立地表，直
插天宇，望之不见峰顶，此天都峰也。山
间鸟道直如百丈云梯，似叠柴梗，密密麻
麻排云而上。亭有提示：“今日风大，不
可上。”然我纵欲上也无力矣！观天都之
奇伟峭拔，心头唯有“震憾”二字可形
容。明人曾望峰兴叹曰：“何年白日骑鸾
鹤，踏碎天都峰上云。”峰顶有刻“登峰
造极”四字，古人不虚也。余亦附诗曰：
“二十年后又相逢，云里莲花雾里松。脚
力今生全用尽，天都望断气何雄！”余二
十年前曾与同事三五人同攀，登上了峰顶
最为险绝的鲫鱼背，至今想想都有些少年
侠气。不知下次重来，可与谁同登？
下至半山寺，立马桥，至慈光阁。

时云气渐收，仰望山色如画。逢有挑山
工，或扛数百斤砖石，或挑日用饮食，
汗流浃背，路人多揖让。如此脚力，自
愧弗如也！至山下已近十二点，果真足
行四小时。有句话说，“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一步一步，
终至千里。虽酸苦，犹觉畅快也！
是记。逸之于乙未清明三日。

黄山三日记

清风徐来/文

一
前同事陈处是移居市区的老泽国街

人，傍晚发了一组回访儿时旧巷的图
文。其中有副摄自泽国小学周边的旧
联，引起我的兴趣。黄大记说：很有文
化，不知是何人旧宅？
细究两联，虽字迹模糊，难以辨

析，却颇有内涵。联中内容大概是：
谐（富）以其邻以居徂向；爰得我

所俾躬处休。
其中除了“谐以其邻”的“谐”没

有把握（若是“富以其邻”，则取自《周
易·小畜》，意为与邻同富），其余均出自
《诗经》的不同部目。
“爰得我所”出自《诗经·魏风·硕
鼠》，当下高中语文课本里应该还有；
“俾躬处休”，源于《诗经·小雅·雨无
正》，意为使自己处在一个美好的位置
上。两词相连，则是身居乐土、身处佳

境之意。而“以居徂向”，则取自《诗
经·小雅·十月之交》，在联中可以理解为
迁往新居。
原以为这两图是同一副对联，但细

看可能不是。一是上联两个“以”，与下
联对仗欠工；二是一边青苔密布，一边
墙面干净，似乎并不相邻。但两者风格
极为相似，应是同一户的两副对联。基
于这份好奇，我计划了亲临古巷一探究
竟。
泽国小学距家很近，只是素喜宅

家，极少穿街走巷，尤其是老街古
巷。展阅前同事图文，感佩旧时人家
的博学厚识，感叹昔日曾经繁华的老
宅旧院正渐渐破败与消失，更感慨古
镇的历史遗迹、文化脉络正渐渐湮没
在时光的尘埃里。
果戈里曾说：“当诗歌和传说都缄默

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这些被人遗
忘的旧宅与僻巷，它们是沧桑岁月的缩
影，也是老泽国街人的集体回忆。“人集
苑时吾集枯”，趁着周日，匀点时间来一
次寻旧之旅吧。

二
经过半个下午的寻寻觅觅，把泽小

周边旧宅老巷都反复走了几遍，把能挤
进去的小弄堂、能跨过去的小旮旯也探
了个遍，终于在一条幽长的胡同里，找
到了嵌于斑驳墙面的这副对联。
同事在微信里告知，这个僻静幽深

的胡同，左侧曾是阮家大院，即著名的
泽国豪绅阮季良家族的故宅；而右侧略
有欧式风格的建筑，则是民国时期当地
名门之一的潘家。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穿越岁月云烟，可以想见昔日阮府与潘
家的豪华兴盛。奈何如今早已人去楼
空，只余断壁残垣，荒烟蔓草。阮府的
一部分，后来改作粮管所、招待所与学
校、酒厂。
世事变迁无常，七十多年风雨侵

蚀，对联字迹早已暗淡模糊。首字如洽
似俭，一时难以辨认。借助手机强大的
检索功能，终于抽丝剥茧，解开了谜
团。

谜底揭晓：上联是“洽比其邻以居
徂向”，与下联“爰得我所俾躬处休”
相洽相谐，两联四句均出自《诗经》。
“洽比其邻”出自 《诗经·小雅·正
月》。全句是“洽比其邻，昏姻孔
云”，意为四邻融洽，姻亲广结。而此
联的意思，以本人之见，则可理解为
睦邻友好，乐迁新居。结合上下联的
完整含义，推测这副对联有可能在阮
府兴建之初即有。
盘桓于胡同间，如穿越时空隧道，

不禁面壁怀古，望联兴叹。尽管联中句
句美好，字字珠玑，但当历史洪流席卷
而来时，这个曾经号称“阮半街”（意为
家产占据半个泽国街）的强盛家族，在
硝烟起处，子孙飘零，豪门一夜败落。
现在阮氏后裔中，最有名的是台湾影星
阮经天。
瑟瑟秋风中，半个下午我都在循

“旧”而行。探寻于充满颓废与霉腐气息
的老宅旧院间，墙上的语录、屋顶的瓦
松、高翘而残缺的檐角，都无言地昭示
着久远年代与沧桑尘世，至今仍有不少

人蛰居于破矮的屋檐下，箪食瓢饮，清
简度日。
他们中，有漂泊至此的外乡人，也

有世居于泽国的原住民。两位鬓皤老者
凝坐于秋日斜阳中，怡然对弈；面目和
善的阿婆一边淘米，一边指着身后那栋
爬满青藤的老屋告诉我，这是她祖上留
下的老房，她一直住在这儿未曾迁徙
过，屋龄比她年龄还大。
这些明清风格的老民居，或檐廊交

错，或独门独院，它们都曾经光鲜亮丽
过，喧闹兴旺过。它们的高光时刻，依
稀定格在尘土飞扬的旧时光里。
它们，是水乡泽国的历史，是千年

古镇的昨天，无可复制，也难以挽留。
幸好，下午遇见四处标注着“文物”的
建筑，如糕饼店旧址，里面的四合院与
“道地”，都还算保存得比较完好，貌似
还有人租住。另外三处，是后墙路民国
时期的民居。
太多旧迹，无法一一晾晒；太多感

慨，无法一一表述。我所能做的，是在
它们湮没之前，为它们留下些许印迹。

洽比其邻 以居徂向

江鑫荣/文

薛承的新公司在筹备了几个月之
后，终于隆重开业。公司起名承泽建
筑，寄寓：敢于承担，福泽绵长。
薛承听取纪凡的建议，并在他的张

罗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开业典礼，一
时间风光无限。按纪凡的话来讲，这排
场好比人身上的锦罗玉衣，通过参席人
员的级别和档次，就能看出这家企业的
背景如何。这回不仅让承泽建筑变得家
喻户晓，还让薛承在一夜之间成了公众
人物。
开业当天，叶亦双也出席了开幕典

礼，当她看到盛况后，感受到极大的
震撼力，直到此刻方才明白薛承出来
单干是有底气的，她既为他感到开心
又不免失落，以前经常担心的蛟龙岂
会困在浅滩上的想法，终于还是变成
了现实。
客人很多，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权

贵名流，薛承热情款待，之后，他来到
百里华身边，准备敬他酒以示知遇之恩。
百里华看到薛承，立刻赞赏道：“开

业典礼举办得很不错。”
薛承说：“多亏了有朋友帮忙。”
百里华念了一遍公司的名字，赞赏

道：“敢于承担，福泽绵长！真是好名
字，寓意深长！”
“谢谢！”薛承说。
“你终于从宏远集团走出来了，怎么
样？有什么感想？”
薛承思索几秒，吐口气如释重负一

般，感慨道：“自由！责任！”
“这担子确实不轻啊！”百里华又爽
朗地笑道。
“在宏远集团十多年了，从来没有想
过有朝一日会自主创业。”薛承笑了笑，
他的内心十分复杂，走到今天这一步，
其实是他不愿意选择的。
“人贵在审时度势，这是你人生的一
个机会。”百里华指了指周围：“你看今
天的场面，足以说明你的选择是正确
的。”

“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您，假如得不
到您的支持，我就不可能安然度过这几
次的危机。”薛承无比感激地说。
“都快是一家人了，就不说这些客气
话。”百里华笑了笑，拍拍薛承的肩膀以
示鼓励。
“谢谢！”薛承郑重地说道。
“你在祁阳已经打下良好的基础，一
定要干出一番成绩来。不仅让宏远集团
的人自打耳光，更要让念雅有个坚实的
依靠！”百里华嘱咐道，又不忘拍拍他的
肩膀。
“我会的，一定不让您失望！”薛承
郑重地答应道。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做大事
者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百里华说道。
“我会谨记您的话！”薛承点点头。
他们刚聊了几句，百里华的几个朋

友走过来想与百里华聊些事情，于是，
薛承敬完酒后主动回避。转了个身，就
碰到了纪凡。
纪凡一看到薛承，马上咧开嘴，“恭

喜薛总，预祝你事业红火，财源广进！”

薛承爽朗地笑了笑，举起高脚杯敬
酒，“感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又来了！俗套就免了吧。”纪凡笑
笑，又打趣说：“怎么样，外面的天空是
否越看越蓝？这自由的味道闻起来不错
吧。”
薛承用力嗅了嗅，诙谐道：“足够让

我振翅高飞了！”
“幸亏你选择了这条路，要不然你继
续待在宏远集团，肯定泯然众人矣！”纪
凡拖长语气，慢悠悠地说。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薛承感慨
道：“就在几年前，我还代表宏远集团来
这里搞开发，谁料，今天会走到自主创
业这一步！”
“谁也无法预测自己的将来，只有你
奋斗过，才能知悉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
大！”纪凡笑着说。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得感谢叶潇
了，没有他的咄咄逼人，我可能这辈子
就在宏远集团过了。”薛承揶揄道。
“也可以这样认为吧。”纪凡笑着说。
“他这招釜底抽薪打得我们措手不

及！”薛承一脸恨意地说。
“如今也算峰回路转，跟这种人怄气
不值得。”纪凡笑着说，举起酒杯劝他释
怀。
“回想起这几个月的经历，的确苦不
堪言！”薛承大叹一口气，顿时产生一种
后怕的感觉。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纪凡勉励道。
“借你吉言吧！”薛承举起酒杯朝他
碰一下，算作庆祝。
“你的公司成立后，肯定会让叶潇恼
羞成怒，他们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
你会走这一步。”纪凡嘲笑道。
“叶潇以为霸占了公司就等于掌控了
祁阳市场，他想得太天真了。”薛承一脸
鄙夷地说。
“接下来，轮到你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了。”纪凡说。
薛承握紧拳头，语气坚定地说：“忍

了这么久，终于可以跟他进行正面较量
了！”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 第三十二章

横空出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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